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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
纸
，剪
生
活

韩
巧
霞

    带学生做奉贤区的模
拟卷，综合训练板块是关
于剪纸艺术的，突然想起
前几年跟海派剪纸传承人
王建中老师学剪纸的经
历。那半年里，我们来自上
海各个区的老师们每周都
会抽出一个下午，和王老
师一起感受剪纸艺术的魅
力。那半天，我心情是放松
的，思想四处飘荡的往往
都是生活的遐想。

最后一天，我
们没有上课，是交
流学习感想。我不
知道怎么开始想起
了同行的工作。他
们都很辛苦，生活
不知道有没有幸福
感？不知道工作是
否已经影响了生活
的质量？是否还有
心情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压力很大的
人会麻木吧？我们
的教育理想应该是为幸福
人生奠基，但是让一群没
有幸福感的人教育学生，
并且还期待他们制造那种
为幸福而打基础的学习生
活氛围，有点相悖了吧？也
许，可以像幼儿园似的，一
个班由三个老师管理，一
个主管，一个副手，一个生
活老师，把管理学生的工
作分成三个部分：教学，教
育，生活心理。这样老师们
可以专心研究自己的那一
部分事儿，不必为大大小
小该做和不该做的日常琐
事纷纷扰扰的，劳顿而无
功。继而联想到自己的教
育教学生活。我的学生们
为何写不出来文章呢？他
们离真正的生活太遥远，

每日里循着某些约定俗成
的路线懵懂地走着。以前
没有电子产品的时候，人
们宣泄自己情绪或者内在
的一些东西是通过运动、
读书、写作。现在每当压力
很大、情绪激动时，很多孩
子都会选择通过电子游
戏、音乐、影视等去缓解，
释放。缓解释放过后，还需
要写作吗？还有如今快餐

式的生活，让许多
孩子的心变得浮躁
不堪，无法安静地
沉下心来精雕细琢
一篇美妙的文章。
他们有几个人接触
过剪纸这样的慢生
活艺术？他们愿意
和我一起学习这样
的剪纸技术一起尝
试慢生活么？
这些年，我是

努力经营慢生活状
态的。不教毕业班

时，每个学期都会让自己
报一门新课程，学一门新
“技术”。这几年不管是上
博藏品鉴赏，还是王羲之
行书研习，我都是带着放
松和学习的双重目的报班
的。那次的“剪纸”亦然，我
早早就准备好了各种工
具，在学校上好午自习再
抓紧时间穿过半座城骑行
到远在西郊的朵云轩教
室。在那个半天里，王老师
每讲一个动作，每动一下
剪刀，我都认真学习认真
模仿。那是怎样一种专注
和投入呀！如果我们的语
文课堂也能这样该是多么
美好？如果，我的学生也能
以我在王老师的课堂上这
样的状态来学习汉语、学

习汉字、学习文学、学习做
人，他们该多么幸福开心？
那之后，我尝试着改

变，我决定用自己哪怕微
薄的力量去影响身边的
人，尝试着把生活“剪”慢。
我不能改变中高考，我不
能改变考试，但是，我可以
在一节课哪怕是半节自习
课里，哪怕是陪他
们吃午饭的那小段
时间里，和孩子们
一起亲近自然，亲
近艺术。
亲近艺术的前提是亲

近自然。说起亲近自然，不
禁问自己，有多久没注意
太阳升起的过程？有多久
没看过月亮盈亏的变化？
是否在意过春何时来，冬
何时去？湖边的柳树，路边
的小草是否已经吐出新

芽？时间真是太久了⋯⋯
所以我想去那个残荷败叶
的水塘看看，它们是如何
从生到败的；想去那片风
姿傲然的桂花林里走走，
感知生命自荣而枯的过
程。离自然近些，离电脑远
点，健康地生活。
从那时起，我和办公
室的美术老师一
起研究剪纸和美
术，甚至共同设计
了把美术剪纸和
语文结合起来的

作业给学生做；利用自习
时间，我给学生讲“十二生
肖”、讲“南北剪纸艺术的
差别”⋯⋯他们真的很开
心很投入。下课后，我在办
公室坐着休息时会止不住
想：没有考试该有多好呀，
可以和这群孩子尽情徜徉
在语文的天地里，艺术的
殿堂中，可以和他们尽情
讨论，写呀、画呀，在这样
美好的气氛里他们不知不
觉就长大了，收获了健康
的人品收获了丰富的学
识，潜移默化就传播了祖
国的文字文化和文明⋯⋯

我打算带孩子们把
剪纸艺术和汉字书法结
合起来尝试新“剪”法，鼓
励自己走得远一点。只
是，多么奢望，奢望这一
切变成常态！

病中偶寄
丁 辉

    前年的春节是在医院过的，
今年的春节又是在医院过的，让
人禁不住就会去想，明年的春节
将会在哪一个医院过。

肯定不会是我一个人有这样
的发现：即使在过年的时候，人气
最火爆的也不是大街上，而是医
院中。那么，是大街，还是医院，更
多地代表着世界、人生的真相？

病中无赖聊，只好乱翻书。
带到医院的书里有一本李渔的
《闲情偶寄》。那天随手翻到卷十
五“颐养部”的“贫贱行乐之法”：
“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
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
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
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
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
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
心，则苦海尽成乐地。”

李渔妙人妙语。讽世之语，
也似乎未可以“心灵鸡汤”目之。
若视笠翁“贫贱行乐”为心灵鸡

汤、人生指
南，我这回就

可据李氏语顺推出“我以为病，
更有病于我者”。在经过数次检
查，基本排除让人谈之色变的
“恶疾”后，我是不是该到楼上的
肿瘤病区转一圈，那里基本上就
是人与这个世界的最后分水岭，
然后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而归？
———我的幸福岂可建立于别人
的痛苦之上？别人的“倒霉”怎么
可以成为我幸福
感的源泉？有一
种“鸡汤”，与其
说是生活“智
慧”，毋宁说是险
恶“心术”。

比，一个“比”字里，尽有世态
炎凉与人性亏欠。痛苦与烦恼，缘
于“比”，别人比我有钱，比我健
康，比我成功，比我走运，于是见
不得别人“好”；幸福与满足，竟也
可能缘于“比”，自己是否幸福，端
要看周围是否有，有多少人比我
更倒霉！于是乐见别人“坏”。

起初只是中耳炎，迁延月
余，医药无效。医生建议住院手

术。然术后效果不理想，诸种症
状未见减轻。医生明告：因为病
程拖得太长，损伤了神经，而一
旦伤及神经，几乎就是不可逆
的，左耳的听力已难回复，且耳
鸣抑或将相伴终生。如整个病程
果与本人五年糖尿病史有关，严
重性则要加倍。

怎么办？五十岁本尚是壮
年！窗外的阳光
白得耀眼，楼下
不远就是本市最
热闹的一条大
街，那里有正在

浩荡、沸腾的生活。而这一切像
是都已与我无关。别人眼中我是
文化人，我也自视为文化人。然
何谓“文化”？我最服膺的关于文
化的一种解释是：人类面对困境
所建立的观念。现在困境来了，
文化何为？

自知我的那点“文化”虚弱
乏力，也只好试试。自宽自解一，
只好习惯与疾病相处。即如耳
鸣，时间一长，则习焉不察。人之

于 病 为
什 么 只
能是厌憎？汉语中有“与病缠绵”
一说，“缠绵”一词内涵了人与病
的爱恨情仇；自宽自解二，或问
耳鸣究何感觉，我曰：有时是“半
夜鸣蝉”，有时是“蛙声一片”，就
差“杨柳岸晓风残月”了。至于耳
聋，岂不闻那位庙号代宗的李家
皇帝曾言“不痴不聋，不做家
翁”；自宽自解三，上帝如此安
排，自有上帝的道理，而上帝的
道理，我们不可能懂，唯有领受，
像《圣经》中的约伯那样。

但不得不承认，李笠翁的
“鸡汤”固是未能诱我在别人的
痛苦之上建立自己的幸福，但还
是让我存了一份这样的“居心”：
我有意无意地把我生病的知情
范围尽量缩小———说出来，我自
己也觉悚然，我莫非是不自觉地
不甘、不愿自己的痛苦成为别人
制造幸福感的材料？

我当然应该为我的这份“居
心”，为我的狭隘与阴私感到羞愧。

志愿文化待深化
石 路

    在一些社区走访中，听到居
委会干部反映，社区志愿者队伍
呈现老龄化态势。一方面是需要，
一方面也在担忧他们身体，可谓
喜忧参半。
社区志愿者老龄化现象客观

存在。只要稍加注意，你就会很容
易发现，在一些小区或街头有不
少老年志愿者头戴小红帽、身穿
红马甲、臂戴红袖章穿梭往来的
身影。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服
务活动，已成为社区一支重要力
量。主要原因，一是他们有很强的
归属感；二是退休后，快乐地享受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份心情；
三是为社区所倚重。
老年志愿者，是社区志愿者

队伍中尤为闪光的一部分，值得
钦佩和点赞。而从社区发展来看，
志愿者群体需要多方面、各年龄
段人员构成，以体现层次性、广泛
性、进步性和社会性。应该说，当

下，对志愿
服务热心者
大有人在，
心 头 那 份
“让世界充
满爱”“志在、愿在、我在”的热情，
已然化作人生美好追求。然而，从
一些社区实际情况看，不同年龄
段的志愿者还不够匹配，活跃程
度仍有欠缺，自觉融入尚未能形
成气候。笔者认为，让更多人参与
到社区志愿者队伍中来，核心就
是不断加强志愿文化普及，让“公
益人”行为进一步成为社区时尚。

巧搭平台，鼓励更多居民成
为社区志愿者。相对于退休者而
言，上班族更忙碌，这是事实。然
而，鲁迅先生说：“时间就像海绵
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关键看你是否具有主动作为的意
愿。居委会可以结合不同年龄层
次居民特点、特长，创设“社区服

务网站”、建
立“楼组互
助社”、举办
“公益榜发
布会”、组织

“家庭文化展”、推选“小区形象大
使”等载体，让大家饶有兴味地参
与进来、融入其中，从而提升与己
关联度，延伸自我价值链。

乘势借力，主动招募属地单
位社区志愿者。随着区域
化党建力度持续加强、运
用共治共建、联动联建方
式，将当地机关、企事业单
位、“两新”组织一些党团
员、积极分子和各种爱好者，充实
到小区志愿者队伍中来。由所在居
委会开出“公益服务清单”，让双方
党组织互通有无，挽手相连，促进
资源整合。利用活动契机，使这些
驻地单位驻地人，认领清单“上
岗”。这也是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拓

展另一种“众创空间”的重要途径。
广开才源，创造特色吸引“外

来户”加盟社区志愿者。“栽下梧
桐树，引得凤凰来”。社区工作要
有特色，才能受到关注。如创新小
区绿色环保试验、组建“非遗”传
承学习团队、开展社区照顾运动
等。有了项目，就会吸引不同人加
盟。现在社区志愿者构成早已打
破区域局限，来自“五湖四海”人，

为了却一个愿望、行使一
份责任，各自奔向心有所
属之地，干起信仰使然的
“第二职业”。

志愿服务几乎是每个
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
区中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在
这个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真诚期
待更多人参与，勾勒一幅“你我同
行，志愿同在”的美画，使人们共
同维系的社区源源不断地流淌出
幸福、大爱！

光启路
周云海

    黄浦区乔家路老城厢区域正式启动旧区改造了！
我家一处位于光启南路 358号的亭子间属于动迁

范围。这次旧区改造的大致范围是：从东面的巡道街沿
线向西到凝和路、南梅溪弄、河南南路一侧，南面以俞
家弄为主线、最南至黄家路一带，北边则到蓬莱路、东
西唐家弄、东梅家街、引线弄等路街为止。光启南路是
这次旧区改造的中轴线，起始于复兴东路以南的光启
南路，在旧区改造完成后，除遗留的一小段路尾巴外，
基本不复存在。
在渊源上，光启南路其实并不是光启路的南向伸

延。这条路在我年轻时一直叫阜民路（历史上，那里曾
有过一座“阜民坊”），为避免与静安区的“富民路”同
音，也为彰显纪念徐光启，于 1980年更名为光启南路。
相对于光启南路，我对

光启路的印象更为深刻。
学龄前，我就熟稔光启

路。从家门口的果育堂街，沿
着薛弄底街往东走，跨过陈
士安桥街口人影绰绰的老虎灶和飘散着大饼油条喷香
的早点摊，再顺着昼锦路向东走过官驿街，看见门口杵
着墨绿色邮筒的邮政所，继续向前到底就是光启路。有
一次妈妈生病，我拿着五毛钱去光启路菜场，用二毛钱
买回了一大坨雪里蕻咸菜，其他什么都没买。妈妈看了
竹篮里大把的咸菜哭笑不得。清贫的生活也不能天天
用咸菜佐餐呀！我至今记得这件童年的糗事。光启路，
在我小小的童心里就是个菜场，一个很长很长，仿佛走
不到尽头的菜场，我在那里与妈妈一起走向生活⋯⋯
其实，光启路并不很长，全长仅 375米。北起方浜

中路，南至复兴东路，纵使加上复兴东路以南之前叫阜
民路的光启南路，它也只是上海千万条道路中一条不
起眼的小街。原称老县前街，拆除旧县署改辟后称县基
路，又名阁老坊街（因为徐光启生前做过明朝东阁大学
士兼吏部尚书，被尊称为“阁老”，那里曾建造过一座
“阁老坊”）。1932年，为纪念徐光启遂定名光启路。上
海有不少关于徐光启的史迹和地方，比如乔家路上的
徐光启故居；南丹路上的徐光启墓；还有与徐光启相关
的“徐家汇”⋯⋯光启路，也是这样一处。可以留下吗？

卖 鸡
周建新

    在我十来岁光景，家中特别拮据。眼
看临近年尾，家中没钱张罗年货，也没余
钱为我们兄妹几个添置过年的新衣。有
一天晩上，母亲召集全家人商议，决定将
家里几只肥壮的芦花鸡卖掉。

那是 3只羽翼漂亮的芦花鸡。打从
开春后捉进家门开始，毛茸茸的小鸡仔
一点点长大。我每天早晨打开闸门把它
们放出鸡棚，傍晚模仿着母鸡叫声招呼
它们回家。我也经常给它们抓回一些吃
食。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喂食时，却
发现少了一只，赶紧打着自
制的手提电灯出门寻找。室
外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又
突然下起密密匝匝的细雨，
冒雨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
找回了被困在树丛中的那只小鸡，自己
却被淋成了一只“落汤鸡”。

大约 3个月后，小鸡仔慢慢长齐了
羽毛，头顶生出了大红色的冠。村里的鸡
群中，就数我家的芦花鸡最帅、最英俊。
听到母亲要卖掉它们，我心里不是滋味。

前一天晩上，母亲变得特别慷慨，喂
了几把上好的大米，而后将它们从鸡棚
里捉出来，用几根稻柴将鸡脚绑住，放入
一对谷箩里。母亲掂了掂，在园中捡了两
块土坯放在后面谷箩里，两头重量总算
均衡了。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着残月的
光亮，走在去斜桥镇的小路上。土路被冻
得梆梆硬，积水结了冰。脚上的布棉鞋像
没穿一般，脚趾都被冻得麻木。到天色微
明，浑身才有了热气。我央
求母亲，找个地方停憩，让
我再看一看那 3只鸡。走
过了一段长长窄窄的田
塍，母亲将担子停放在路
旁的桑树地。我探着头，细
细地瞧着那只黑色芦花
鸡，借着微弱的晨光，见它
也伸长脖子往外张望，我
抽手轻轻抚弄了一下。而
后又去看另一只谷箩，瞧

见另外两只依偎在一起。我用力将一只
淡色芦花鸡抱出来，搂在胸前，摸了摸它
柔顺的羽毛，不舍地放回谷箩。

斜桥镇是桐乡隔壁县的一个小镇，
离我家大约十八里地，沪杭铁路在此设
有车站，常有商贩在镇上买了鲜活的家
禽和蔬菜，贩卖到杭州或者上海等大城
市。我们走了约摸 3个钟头，终于走近人
声嘈杂的小镇，天已亮透了。一个“凶神
恶煞”的中年男人，跑上来向我们问价。
母亲改口说我们暂时还不卖，便顺手拔

掉了事先预好的草标。我心
里琢磨着，母亲就算再坚强、
再狠心，或许也没能做好足
够的心理准备。
最后，那三只芦花鸡还

是被卖掉了。归途中，道路的冰冻融化
了，脚下泥泞不堪。母亲翘着一副空担，
头也不回地走在前面。我在后头，仿佛丢
了魂似的，鼻子被冻得红红的，一路走一
路止不住抽泣。其实，我知道母亲那时也
一样心疼无比。可是，父母亲上有老人需
要照顾，下面四个“踏肩头”而生的子女
需要抚养，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
如今，四十余年了，母亲也已故世多

年。现在无需再为诸如置办年货、增添新
衣而担忧，但过往的种种
辛酸，总是时常在我脑中
恍惚显现。现世越是安逸，
对过往那些故人与物事的
怀念，便越发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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